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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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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姨的故事，是一个勇敢

女兵的故事，也是无数参加解
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奉献青

春甚至生命的革命前辈的写
照。 在二姨之后，作者“我”也

参军入伍。 二姨给了“我”一句
话：当个好兵！

编者按

■ 穿军装的二姨

■ 二姨和二姨夫。二姨夫比二姨先过世。1965年二姨夫入葬于

龙华烈士陵园，那又是一个故事。

■ 穿军装的本文作者

一
解放战争期间，二姨参了军。没

赶上抗日战争，这是二姨终身的遗

憾。“小日本鬼子！哼！”二姨提起这
个遗憾就这么咬牙切齿。

二姨愤愤之中也有一点儿生不
逢时的味儿。抗战那会儿，她才多大？

但二姨就是军人的命。没赶上

抗战，却遇到了老蒋。她到底赶上了
革命，成了革命的人。这是二姨一直

挂在嘴上引为骄傲的。每次她滔滔不
绝的时候，我就羡慕，70多年的老布

尔什维克，好女，好女就提当年勇。
其实成革命人的那年，她也不

大，才 15岁。
曾经我挺不明白。姥姥家在胶

东半岛那个美丽富饶的海滨小镇的
小村里，靠山临海。山珍海味，再不

济的年头，也饿不着那个小村。外边
兵荒马乱的，二姨她哪来那么高的

觉悟，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

姥姥曾经有过四个儿子，但都
没了，推算日子应该都在抗战期间。

二姨恨死了小日本鬼子是不是跟这
有关系？

姥姥说二姨打小就好强，不受
人气。别说她，就谁敢欺负她妹妹

（就是我母亲），她张牙舞爪就扑了
上去，拼命。听母亲说，差不多村上

所有男孩都领教过她的厉害。

二
后来姥姥村里来了很多攻打胶

东招远受伤的解放军伤员。

姥姥那儿是敌后革命根据地。
招远一仗，伤员不少，无处疗伤，就

分到与招远邻近的老百姓家里。于是
姥姥收养了五名伤员。姥姥家的氛围

就这么革命了起来。现在想来，二姨

就是那个时候有了参军的心思。
有一天二姨跟我姥爷说：“我得

跟他们走。参军，干革命去。”姥姥说
姥爷几乎没犹豫就点了头。到底是

敌后革命根据地，姥爷姥姥思想觉
悟都高。

二姨跟着姥姥照顾伤员，得空
就围着伤员转。伤员们跟二姨讲革

命战争故事，讲共产党毛主席，讲蒋
介石兔子尾巴长不了，总之二姨在

那些日子接受了革命教育。她看到
了村子以外的世界。

就那时，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招
生。二姨打定了主意。

姥爷那会儿尽管舍不得，但他
心里很平静。其实姥爷早就料到，早

晚的事儿，这闺女是留不住的。二姨
直接去崖前即现在山东省海阳市的

郭城报名去了。人家说，得考试。二
姨大咧咧地说：“那就考呗。”

我曾为二姨参军也得考试很是
费解。战争年代，当兵不是说想当就

能当的吗？
姥姥证实：“那可不。那是医学

院，讲学问的地儿。得考。你姨一考

就中。”
姥姥说这话很是骄傲。去考试

的还有好几个，唯独二姨一人考
取了。

二姨去崖前报名考试走了将近
90里的路。实际不是走路，是爬山。

那儿山连山，山上没有路。那天二姨
天蒙蒙亮就出发，到崖前已是傍晚，

考完试，就宿在崖前。第二天，天还

是蒙蒙亮她就往回赶，到家又是傍

晚。二姨进门先拿葫芦瓢舀了一瓢
水，咕嘟咕嘟一阵牛饮，然后抹着嘴

跟我姥爷姥姥说：“爹，妈，我考中
了。连今天算就给我两天时间收拾，

明儿一早就得走。”
姥姥当即眼泪就吧嗒吧嗒地往

下掉。

二姨离家的那天早晨，姥姥淌
着泪走进玉米地，掰了两个还没成

熟的嫩棒子回家煮给二姨吃。姥姥
快进门的时候把泪抹净，她不想让

闺女带着她的眼泪走。
二姨吃了姥姥的嫩棒子后，义

无反顾地走了。

三
二姨就这么成了共产党毛主席

部队里的人。那是个清风徐徐的早

晨。
那天走出没多久，晴朗朗的天

忽然就变了脸。阴沉，乌黑，紧接着
就雷声滚滚，紧接着就大雨如注。

二姨躲在一棵大树下。一个炸

雷，二姨被轰出老远，手里的包袱也
滚进了河里。二姨顾不得包袱，里面

是几件衣服和一点儿干粮。山上的
雨水迅速往小河里流，小河里的水

很快就漫上了岸。二姨蹚是蹚不过
去了。她那会儿瘦，身子儿轻，自己

也担心被水冲走，就只得爬山。她连
滚带爬，那么高的山，一座连着一

座。二姨凭着路条，找到沿途的村
长，吃饭、住宿，第二天一早就到了

崖前。
二姨报名的时候并不知道医学

院是干什么的，进去后她才明白是
怎么回事。她学战地救护、外伤包

扎。到了 9月份，济南战役打响了。
济南战役是华野对国民党军重兵守

备的山东省济南市进行的大规模攻

坚战。二姨报

名参加了救护
队，用她才学

的救护本领抢
救伤员。

或许，直
到那时，她才

真正明白革命

意味着什么。
绝不是堵人家

家门，蹦高，直
嚷得一大老爷

们儿没了气焰
那般好玩儿。

但她一点
儿不怕。死神

的无情和残酷
每天摆在她眼

前，她却把它看成村里那些没少挨

她骂的毛头小子。她甚至有些兴奋。
她每天一刻都不停，哪里有情况，她

就出现在哪里。这让大家纳闷儿，这
小丫头，哪来的劲儿，使都使不完。

四
二姨就该是军人。
“打济南，毛主席原本准备两个

月时间，没想到，不到九天就拿下
了。才那么几天，国民党真熊。”八天

八夜的一场大战，让二姨不过瘾。
这当中，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

民党军三个兵团 17万余人，在华野

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不敢
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

敌人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
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

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成
熟。因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

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粟裕就
于 9月 24日 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

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中
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 9月

25日 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

要。”
二姨说：“紧接着就是 11 月 6

日开始的淮海战役。毛主席准备打
半年时间，谁料到，至 1949年 1月

10日两个月零四天就告捷。国民党
那会儿一点儿不经打。窝囊。熊。”

两个月零四天，二姨还是不过
瘾。“你不知道啊，国民党有时候用

飞机投送军需，错投到了我军基地。
饼干，大米，猪、牛肉罐头，我连见都

没见过的东西。我们在下面捡这些
东西，那个高兴呐。”那时二姨究竟

还是个孩子。

当然二姨不过瘾绝不是因为她
再也没有机会捡国民党“孝敬”的空

投物资。
淮海战役时二姨在第十五野战

医院，驻守在一个叫碾庄的地方。打
黄百韬，有大批伤员。二姨他们就在

那儿收治伤员。清伤，喂饭，端屎端

尿，她什么都干。

“其实这都算不得
什么。最修炼我的，是不

能睡觉。”
那两个多月里，二

姨几乎就没睡过一个囫
囵觉。“尤其后一个月，

我天天睡在战士的尸体

堆里。”她说。
我听着都瘆得慌：

“你不怕？”
“不怕，都是我们的

战士，又都是战伤死了，
一点儿不怕。我还帮着

民工抬尸体。有一间房
子专门停放尸体。”

二姨说的停尸房其
实就是一间土房。二姨

说：“是庄稼户的土房，
很小。一分为二，一半养

牛，一半就给我们存放尸体。”

二姨告诉我，一开始她也没有
睡停尸房，是当时一块工作的一个

“坏小子”“逼”的。原来二姨那会儿
和另一个女护士一块值夜班，半夜

12点开始。“坏小子”天天把闹钟提
前三小时，明明才晚上 9点，他却把

时钟拨到半夜 12点。他单等闹铃

响，响了就催二姨她们起床值班去。
起先二姨总也弄不懂，按说 12点到

天亮也就那么四五个小时，可她们
总是干了好长时间的活天还不亮。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了近一个月。
二姨生了疑心，她开始琢磨闹钟。二

姨就这么发现了“坏小子”的恶作
剧。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搭班的

女护士。两人于是商量了一个办法，
然后不动声色。第二天晚上 9点照

样被叫醒了去值班，但值班的地点
转移到了停尸房。

“不睡不行了。到底年龄小，哪
能扛得住连续的缺觉。9点被叫醒，

换个场地接着睡，可睡3个小时，12
点准时上班，一点不耽误事。再说，这

样我们还能看护战士的尸体。那儿野
狗多。战士们都是为了老百姓能过好

日子牺牲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他
们的尸体，让他们完整下葬。”

这就叫我佩服极了二姨。她胆
大，勇敢。

五
淮海战役结束后，二姨跟着部

队到了扬州，在那儿练兵准备参加

渡江战役。1949年 4月 22日，她跟
着部队在扬中铁皮港过江，上岸走

了 100多里，到了一个叫三矛镇的
地方，在那接收了从南京下来的

200多名解放军伤员。

二姨说：“那些日子艰苦得很，
人手少，伤员多。最折磨人的是虱

子。棉衣里到处是虱子，一团一团
的，咬得我奇痒。晚上根本无法睡，

抓痒，抓破了皮就长疖子。”
二姨那些日子天天晚上咬虱

子。虱子咬她，她也咬虱子。虱子在
棉衣缝里都成团了，一咬就是一摊

血。她说国民党都拿不了她的命，她
不能让虱子折腾死。

二姨硬是挺过了那些日子。一
个多月后，他们将伤员转交到地方

医院，然后离开扬州到了南京。
二姨当时是第十五野战医院年

龄最小的战士，大家都叫她小不点。
因为学习格外好，又无惧无畏表现

突出，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她。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

大江。”二姨是百万中的一分子。我
要二姨给我好好说说她的故事。二

姨有点儿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风范：
“无非就是刻苦学本领，救护伤员，

不怕苦不怕死；无非就是在死尸堆
里滚爬，见还有口气的，驮起就走；

无非见断胳膊少腿的，眼都不眨一

下，包扎，没纱布就自己想办法；还

无非人家老说‘小不点，快去洗洗
脸。那么俊俏的脸，天天黑不溜秋

的’。那有什么，我还经常满脸是伤
员的鲜血，好几次他们还当我挂彩

了呢。”

六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二姨一路跟着革命部队打老蒋，

直把老蒋打到了台湾。
渡江战役后，二姨留在了南京。

1951年 1月，二姨作为调干生调到
上海警备区卫校学习，系统学习和

实践医护技能，两年后她以优异成

绩毕业。1953年 1月，二姨调到上
海警备区公安第十六师，跟着部队

一路跋山涉水，开拔到浙江沿海一
带打蒋介石残余部队和土匪⋯⋯

总之二姨到底没有辜负了我姥
爷的偏向，总之二姨注定是胶东半

岛那个小镇小村的“大官”。后来二
姨一身戎装回乡探亲，整个村子都

欢腾了起来！
二姨挨家挨户见乡亲们，每一

家都捧出好吃好喝的，都这么说：
“你是俺村的‘大官’啊。”二姨在老

家“大官”了几天，该归队了。走那天
的清早，二姨在清风中跟我姥爷姥

姥还有乡亲们告别。二姨依然不叫
我姥爷姥姥送，独自走了，像当年一

样。走到村头二姨忽然停住了脚步。
她看见了一片玉米地。她看见几个

已经抽穗了的玉米。她立马想到参
军离家的那两个嫩棒子，她就是吃

了那两个嫩棒子后，走出的这个村
头，成了革命的人。跟着二姨就想起

来了，那也是个早晨，也是清风徐
徐，不同的是，那天后来大雷雨。那

一刻，二姨鼻子一酸，哗哗，把在济

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积攒
的眼泪全都流了出来。

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

际，我想起一个细节：也是共和国的
一个周年庆，有关方面整理解放战争

的那段军史，二姨当然地成为史中人
物。二姨说：“也不知他们从哪儿弄的

资料，很多连我自己都忘了的事儿，
比方有一回我把棉衣脱给伤员，自己

就一件褂子，冻得手脚成冰棍，第二

天发高烧还挣扎着给伤员换药的事
儿，他们都搜罗到了。连当时政委表

扬我的话，他们也都写了进去。他们
说，那是我的战斗事迹。战争年代，这

点算啥，我是准备豁上命的。”

我这才知道，当年二姨吃完姥
姥的两个嫩棒子、义无反顾地走之

前，对姥爷姥姥说了这样一句话：
“爹，妈，打仗子弹不长眼。如果我死

了，爹妈不要哭。女儿是革命的人。

为革命，值得！”

姜玉瑛是我二姨的名字。
1979年，我参军入伍，成了武汉

空军的一名战士。离开上海的那天，

二姨给了我一句话：“当个好兵！”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２４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３－５ ／ 国外发行代号Ｄ６９４ ／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 ／社址：上海市威海路７５５号 ／ 邮编：２０００４１ ／总机：０２１－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3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南非、匈牙利、新西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德国、希腊等
●本 报 印 刷 :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 在 国 内 外 7 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 ／ 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金 桥 、上 海 界 龙 ／ 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